
里运河俗称“上河”，“下河”与
之相对。

“下河”一词出现很早，南宋宁
宗嘉泰四年（1204），曹叔远作《五
龙王庙记》称，“(清水)潭以东地势
益倾陊，里俗号称下河。”雍正《高邮
州志》卷三：“水之来也由淮，淮不在
邮境内，而隶于盱、泗。水之归也于
海，海亦不在邮境内，而隶兴、泰、盐
诸州县。其承淮下流达兴、盐者，治
以东，为河、为沟、为渠不一，总其名
曰下河。”可见下河之说，皆与里运
河密切相关，或因其地势卑下，或因
其处于下游。

何谓下河？曰，下河是河。
其一，下河即运盐河。道光

《泰州志》卷三二，康熙间御史宫梦
仁《清理海口疏》，提到淮扬运河于
瓜洲、仪真入江，曰里河，亦曰上河；
自茱萸湾闸东南，从芒稻河至泰州
为盐河，盐河自庙湾、白驹、丁溪诸
口入海，曰下河。运盐河夹泰州城
南北而过。城之南曰上河，即老通
扬运河，系由官方组织开挖的人工
运河，故有上官河、上官运盐河等多
个别称。城之北曰下河，清道光《泰
州志》：“由赵公桥接杨公堤、捍海
堰，至东边城一带入东台串场河。”
运盐河下河支流较多，基本都是自
然流漕或民间自行沟连而成的河
道，均可通串场河。

高邮之运盐河，亦称下河。雍
正《高邮州志》：“闸河，旧名运盐
河。在州治北遐观桥下，东抵兴化
县，西通新开湖，即今之东河也。”

“运盐河，亦名东河，亦名下河。东
抵兴化县，由县直东入白驹、刘庄二
闸下海。南入草堰、小海、丁溪等闸
入海。北入盐城界石䃮、天妃、庙湾
等闸入海。”

其二，下河特指盐河的某一
段。晚明陈应芳《敬止集》《图论》
载，泰州城北门外有明初所筑的东
西二坝，坝以南为上河，以北为下
河，上河自运盐河而来，下河接兴化
县而往。泰州兼有上、下河，如皋
则全为上河，兴化则全为下河。崇
祯《泰州志》卷首《图说》记载，泰州
罹遭水患，“上河”高田受灾寥寥无
几，而“下河”沉田多达十分之九。

其三，下河泛指里运河以东的
多条河流。明冒日干《存笥小草》卷
二《塞牙桥议》载，上、下河是高宝湖
以东入海的河流，经如皋、通州、海
门、上十盐场、中二盐场入海的为上
河；兴化、盐城二县的东台、富安等
中下十盐场，地势洼下，形若釡底，
为下河。董恂《江北运程》卷二八
《清河县》条：“土人谓黄河为外河，

漕河为里河，其漕河东岸泾、涧诸河
总谓之下河。”清人李时谦《请浚淮
扬下河疏》谓，“上河自清口以达瓜、
仪而入于江，漕艘往来要道，即今之
运河者是。下河在山、盐、高、宝、
兴、泰州邑，由串场河而达于海。”胡
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亦称，下
河乃里运河以东各河道的通称，因
其地低下，故称下河，以别于运堤以
西的上河。又因其位于里河以东，
故称东下河，又称里下河。

“下河”乃一片区域，指里运河
以东的平原洼地，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里下河平原。篇首提及的《五龙
王庙记》，所称下河，即是指高邮运
河以东地区。靳文襄公《下河形势》
说：“淮以南、扬以北，周围千百里，
泽国也。运河贯其中，东西二堤夹
之。西堤以西为上河……东堤以
东为下河”。《大清会典》：“江甘运
河、高宝运河、山清运河东岸为下
河，地势卑下”；“扬属之江、甘、兴、
泰、高、宝与淮属之山、盐、阜等邑，
地居下河。”

下河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其四至
在明清文献记载中存有差异。下河
北界废黄河，南至运盐河，西以里运
河为界，似无疑议。但其东界则有所
不同。一以黄海为限，认为运河以东
地区皆属于下河。陈应芳指出，下
河，“东西直之象，东有海而西有湖
也”。清人靳辅则谓，“运堤减水以下
河为壑，东即大海”，“臣遍历下河七
州县地方，西至运河，东至大海，南至
江、泰旧河，北至黄河遥堤”。二以范
公堤为限，范公堤以东诸盐场并不属
于下河地区。清人周洽谓，“淮扬运
河东堤之东，一片洼区，南北约长三
百余里，东西约宽二百余里，其间千
支百派，各有河沟通流入海，谓之下
河。下河直东为范公堤，范公堤之
东，为淮南盐场”。三以串场河为
限。求学时代，教科书定义里下河平
原，系指大运河以东，串场河以西，通
扬运河以北，苏北灌溉总渠以南的浅
碟状低平原。大运河俗称里河，串场
河俗称下河，故名里下河。这是一个
当代的概念，主要强调河流水文特征
的一致性，侧重于兴修水利，农业生
产规划与土地利用方式。

从行政区划看，明代下河主要
包括扬州府之泰州、兴化、高邮、宝
应、江都及淮安府之盐城、山阳七州
县。清代，下河涵括州县有“七州
县”“九州县”“十州县”之别，是因为
上述七州县出现了行政区划上的调
整，并非实际地理空间上的盈缩。
雍正九年(1731）,划盐城、山阳部分
地区增设阜宁县，划江都增设甘泉

县，所以下河州县数变成了“九州
县”。乾隆三年(1738)，江苏巡抚许
容奏称，“伏查自淮溯扬，漕河亘于
南北，长堤三百余里，堤西为上河，
堤东为下河，则山、盐、阜、高、宝、
兴、江、甘、泰九州县之民生、土地在
焉。”乾隆三十三年，划泰州新设东
台县，下河遂增至“十州县”。清代
著名学者赵翼嘉庆间有诗，“稽天浴
日涌白浪，南关车罗尽溃防。遂令
下河十州县，尺田寸宅皆重洋”。

因其方位，下河地区亦有东下
河、西下河，南下河、北下河之说。

雍正《高邮州志·义行》，国朝，
“张广，字敏公，号黄山，顺治辛卯拔
贡……丙午（1666）遣子忠给贫东
下河，计贫千余家，米稻百数十
石。”。志文东下河，即邮邑运河以
东之下河地区。

童年时代，常见有民船至村边
码头售卖土产者。有来自垛田的，
多卖瓜果蔬菜，有梢瓜、香瓜、水瓜
等，都是拾藤瓜，大小不一，品相不
好，但价格公道，可腌制瓜子。有来
自沙沟的，多卖芦苇制品，有苇席苇
折等，其色银白，质地轻软，多作床
上垫席戗席。这些地方，我们一概
称其为西下河。乡谚，“七月半，蚊
子去了一大半；八月半，蚊子上了马
家簖。”打开地图，确有马家簖，位
于林湖乡西南，白涂河北岸与渭水
河东岸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为典型
的西下河地带。

雍正《高邮州志·水利志》，“循
湖而东，有河焉，曰运河，其堤曰平
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
河。在堰之东者, 曰南下河、北下
河，以西高于东故也。南下河、北下
河之间有河焉，曰运盐河，其堤曰东
河塘。凡田地在塘之南者, 曰南上
河。在塘之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
于北，故南不曰下河，而又曰上河
也。”概括一下，高邮运东地区，以澄
子河（运盐河）为界，分为南北两
片。河以南地区称为南下河，因其
地势较高，也称南上河；河以北地
区，则专称北下河。

民歌《高邮西北乡》，词曰：“我
家在高邮北下河，妹妹家在三里坡，
每天我上工从她家门前过，她眼睛
总是望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邑人的观念中，西北乡所指应是高
邮湖西北的闵塔一带（今属金湖）。
据载，《高邮西北乡》早在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就在高邮送桥镇一代流
传，由索兴根据李巧云、武秀英两位
老人的演唱，记谱整理，后经江苏歌
舞团团长吴岫明改编，便成了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但无论是高
邮湖西北侧的闵塔，还是西南侧的
送桥，皆属上河地区。而高邮北下
河的界定极为明确，即澄子河以北
的运东地区。

就词义而论，高邮西北乡与高
邮北下河，在空间上是错位的。

说“下河”
□ 陈友兴

高邮城北有三个热闹地段，一
是城门口向北的北市口，二是税务
桥，三是庙巷口。

庙巷口在城外的最北端，紧挨
着东墩乡的钓鱼和花王村。东面
有洋面厂，沿街有蛋行，做生意的
人很多。老街口从城门外延伸而
来，虽然不算大，却有点小名气。
一是挡军楼就在大运河边上，是民
国时期军阀孙传芳修建的，是个二
层见方的岗楼。站在楼上可以暸
望，是一个军事设施。其实，高邮
历史上也曾有挡军楼的记载，但早
已不存。此楼非彼楼也。二是有
两座庙宇，其一曰真武庙，其二曰
火星庙。看庙名像是道教，真武、
火星应该是道教术语，但据说还是
佛教的小庙。小县城里道儒混杂
的情况很多，老百姓不管那么多。
管他拜谁，只要拜了有用就行。三
是这里的人流量大，主要是做生意
的，商业很发达。茶馆澡堂生意铺
一溜排开。人们说此地早上皮包
水，晚上水包皮，也是贴切的。南
边还有一个荷花塘。据说是早年
发大水冲出来的，一个大大的深
塘，长满了荷花。荷花塘很美，荷
花特别大，特别艳。整个庙巷口都
是荷香酽酽的。

高邮早就有八大寺庙的说法，
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说明高邮的
佛教是很兴盛的。庙巷口的两座
小庙当然是排不上名的，但实用。
因为有庙，才有庙巷口，才有那么
旺的人气。

荷花塘边上居住着名医许半
仙。他是远近有名的老中医，专治
各种疑难杂症。许先生穿着长大
褂，留着胡须，戴个金丝眼镜，庙巷
口不远有他的诊所。他每天大约
上午九点才开始坐堂号脉。许先
生开出的药方，要到北市口的亚洲
大药房去配。药房的伙计拿到手
一看，哟，许先生的。赶忙抓药称
秤，十分恭敬。

许先生早上起身后都是要到
玉兰茶馆坐一坐的，吃两个包子、
一碗龙须面，再喝一点茶。他在玉
兰茶馆是有专座的，一般人是不会
轻易占位的。有外来不知的，小伙
计会轻轻地和他耳语，立马就让开
了。这几天在运河上看堤巡查的
河工陈大柱，刚坐下，就被告知
了。他连忙站起来移到别处。他
知道许先生的大名。

许先生来了，但他吃得并不舒
心。往日的小笼包子很香，今天就
有点乏味。外面的大雨下个不停，
真武庙和火星庙在烟雨中。庙巷
口这几天有点人心惶惶的，湖水和
河水几乎已连成一片，虽然还有一
道河堤挡着，河中的浪花似乎就要
拍打在真武庙的山墙上。他担心
万一挡不住，怎么得了？另外，连
日来看“大肚子病”的人也多了起
来。大肚子病是血吸虫病，很难根
治，死亡率高。大水一旦下来，得
病的人将会更多，温疫无情啊。许
先生突然看到了河工陈大柱。大
柱呀，这河水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大柱说，王县长昨天刚来过，说上
面同意五里坝开闸放水了，但东乡
下河的人不同意。说麦子马上就
熟了，一开闸麦子就全完了。东乡
来了不少人，护堤哩。要开闸的和
不准开闸的正闹着，要打架。老天
要是不停地下雨，又不准开闸，有
点怕人哩。

说话间，又有人陆续进店吃包
子。陈大柱的兄弟陈二柱冒雨跑
了进来。大柱问二柱，忙啥子哩？
二柱说，刚去庙里烧香的，求老天
保佑。庙里人多着哩，忙得很。张
住持说不碍事的，请大家放宽心。
菩萨保着大伙儿。早些年发大水，

洪水只绕着庙门而过，有菩萨显
灵。

雨似乎有些小了，风声也不太
激烈了。许先生走出茶馆，缓步走
到真武庙。真武庙高高地立在河
堤旁，庙门大开，有不少人忙着烧
香拜佛。看见了许先生，张住持赶
紧迎了上来问安。庙堂里烟雾缭
绕，一片祈祷保佑声。张师父，你
看今年能否渡汛？张住持笑道，许
先生过虑了，有佛祖保佑，必是有
惊无险。往年大水，即使漫过河
堤，我真武庙却是滴水未进。大水
绕门而过，大家平平安安。听罢，
香客们都乐呵呵地笑了。

许先生独自走到河堤上，白茫
茫的一片。雨虽停了，但水势浩
大，河边的一些大树都已浸在水
中。大堤上有不少人在用泥包加
高加固。许先生听到扛泥包的人
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取土了。他
心里有点吃惊，张住持带来的宽
慰，瞬间流失。内心不免又多了些
烦闷。高邮的大雨已连续下了多
日了，运河水涨得惊人，历史上这
里就频发决堤事件。有钱人都搬
到城里了，他女儿也要他搬到城里
避水。他还在犹豫，老天或许会保
佑的。

第二天一早，太阳竟然出来
了。庙巷口顿时又苏醒热闹起
来。人们心中都认为，只要不下
雨，大水自然会退去的。灾难似乎
已经远离，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
太阳照在美丽的荷花塘上，出水的
荷花迎风摆动，朴素而雅致。据
说，这满塘的荷叶已被东大街的连
万顺老板预订了，他家是用荷叶包
熏烧肉和酱菜的。还有些人爬上
挡军楼眺望湖景，感受这如海的雄
壮，水天一色，无涯无边。胆子小
的望了一眼就赶紧下来，腿在发
抖。沿街的生意铺又开张了，风景
流、人群流、信息流全在庙巷口重
新积聚。早先逃到城里的人又回
来了，躲进泰山庙的人又下来了。
庙巷口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黄昏的时候，那些个小酒馆又
热闹起来。喝酒，划拳，谈生意，泡
澡。就连那些连日来睡在大堤上
的东乡下河人也来凑热闹。他们
太苦了，为了保住夏收，他们连命
都不要了。喝酒喝酒。天晴了，河
水也退了不少，有好日子过了。

一轮残月，满天星斗。远处似
有乌云围拢。

许先生一大晚了还是睡不
着。他心里不踏实，水太大了，堤
太薄了。正在朦胧间，听得有人敲
门，很急。他连忙打开门，是税务
官田家的亲戚。说是城里的老田
家大儿媳难产，接生婆忙了几个小
时没办法了，情况很危急，一定要
请许先生亲自去一趟。许先生一
听，救人要紧，赶忙和田家亲戚赶
往城里，回头说了一句，如果太迟
了，就住城里。

到了深夜，忽然狂风大作，暴
雨如注。挡军楼的河堤崩塌了，一
下子撕开了数百米的口子，河水排
山倒海，呼啸而下。庙巷口一片慌
乱，敲锣声，哭喊声，彼此交织。顷
刻之间，房屋倒塌，人财消失。洪
水向东奔流，直冲泰山庙。人们在
无助地挣扎，在屋顶，在大树，在高
台，所有的美梦和期待都在刹那间
不复存在。

高邮城内有惊无险。高邮城
外一片汪洋。从此，挡军楼、庙巷
口和荷花塘永远地消失了，沉没在
永远的黑暗中。据说，真武庙和火
星庙的住持也一同消失了。

许先生回来了，时间是1931
年的夏秋。一声叹息，两行眼泪。

世界已经改变。

沉没的庙巷口
□ 王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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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王氏纪念馆重新开馆，增
加了国学讲堂、亲子书吧、茶吧、文
化艺术创作空间、多媒体影像播放
等内容，不由得让我想起已故唐文
先生为筹建王氏纪念馆所做的辛勤
付出。

先生曾从苏州到高邮为筹建王
氏纪念馆而奔波，并与时任副县长
朱延庆先生、县政协秘书长郑履成
先生等共同谋划，还捐献了高邮王
氏的部分藏书。高邮王氏父子的画
像，也是先生介绍，专门到苏州图书
馆检索叶恭绰的《清代学者像传合
集》，从中复印了高邮王氏父子画
像，然后请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精
心绘制的。征集到的叶圣陶、启功、
王力先生等全部名人字画也在苏州
进行了装裱，在王氏纪念馆陈列展

览。作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训诂学会的奠基人，先生
和原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一
道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
献，三百万字的《郑玄辞典》奠定了
先生在训诂学研究的崇高地位，先
生为浙江大学培养的训诂学研究生
许多已经成为训诂学界的知名学
者。我在大学上选修课时，选修了
先生的训诂学研究课程，也算是先
生的弟子。作为中国著名学者，先
生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上课从不用
任何讲稿，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
把深奥的学术问题讲解得浅显易
懂，妙趣横生，难怪上课偌大的教室
总是坐满了学生。

先生曾言，高邮王氏父子清朝

三代尚书，一品高官，却清正廉洁，
钟情学术，在当时和如今均难能可
贵，为我国训诂学研究的领袖人
物。先生曾多次举例证明高邮王氏
父子的学术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如古汉语“无虑”，隋唐之后不
知道什么意思，王念孙对这个词进
行过专门研究，确证“无虑”就是“大
概、大略”之意，《广雅·释训》“无虑，
都凡也。”《广雅·释诂》：“都，大也。”
那么都凡就是大凡，大凡就是大概、
大略之意，这是个联绵词又写做勿
虑、摹略、莫络等，都是大概、大略之
意。隋朝颜师古注《汉书》云：“无虑，
亦谓大率无小计虑耳。”是望文生
义，解释是不对的，王念孙云：“凡书
传中言无虑者，自唐初人已不晓其
义，望文生训，率每穿凿。”（《经义述
闻》卷二十九《通说上》“无虑”条）经
过王氏的释义我们才知道“无虑”的
正解，现在我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均依据王氏的观点，将古汉语“无
虑”注释为“大概”，由此可见，王氏对
我国训诂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唐文先生与高邮王氏纪念馆
□ 王伟民


